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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翼
文
學
﹂
是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的
一
個
重
要
領
域
，
過
去
在
相
當
長
的
時

段
內
曾
被
當
成
文
學
﹁主
流
﹂
，
受
到
高
度
重
視
。
一
般
印
象
上
，
會
覺
得
這
個
領
域

大
致
上
已
經
題
無
剩
義
，
沒
有
多
少
事
情
可
做
了
。
或
許
正
因
為
如
此
，
近
些
年
左
翼

文
學
的
研
究
似
乎
有
些
沉
寂
。
我
自
己
多
年
在
這
一
領
域
裡
所
做
的
主
要
也
是
積
累
的

工
作
，
沒
什
麼
像
樣
的
成
績
。
有
幸
參
與
《
海
上
文
學
百
家
文
庫
》
的
編
選
工
作
，
負

責
其
中
幾
卷
左
翼
作
家
合
集
，
是
一
個
寶
貴
的
機
會
，
使
我
可
以
對
左
翼
作
家
基
礎
文

獻
做
系
統
的
回
溯
。
當
時
因
為
時
間
緊
，
趕
工
期
，
回
頭
去
看
，
編
成
的
書
不
能
說
是

沒
有
遺
憾
的
。
主
要
是
所
收
文
獻
多
為
﹁經
典
﹂
篇
章
，
只
是
在
曹

白
、
魏
金
枝
、
何
家
槐
等
人
的
部
分
，
增
入
了
部
分
稀
見
作
品
。
而

事
實
上
，
經
事
後
的
進
一
步
搜
求
，
我
發
現
，
這
方
面
可
以
做
的
事

情
遠
遠
超
乎
預
期
，
其
實
大
有
可
為
。

以
丘
東
平
和
阿
壠
為
例
。
今
年
恰
逢
丘
東
平
誕
辰
一
百
周
年
，

他
的
故
鄉
海
豐
縣
和
相
關
方
面
組
織
了
系
列
的
紀
念
活
動
，
我
受
邀

參
與
紀
念
文
集
的
編
輯
，
經
與
廣
東
社
科
院
的
許
翼
心
等
充
分
合
作

，
一
套
在
文
獻
搜
輯
上
較
為
理
想
的
《
丘
東
平
紀
念
集
》
已
經
編
定

，
即
將
由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其
中

《
丘
東
平
作
品
集
》
收
文
篇
數
達
一
百
多
篇

，
較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後
所
出
各
種
版
本
東
平

文
集
收
文
總
數
四
十
篇
多
出
一
點
五
倍
。
這

樣
一
個
數
量
級
的
文
獻
增
加
，
意
味
着
過
去

文
學
史
上
對
於
丘
東
平
的
各
種
論
斷
，
或
許

需
要
重
新
考
慮
。
誇
張
一
點
說
，
我
們
過
去

所
了
解
的
，
或
者
只
是
﹁半
個
丘
東
平
﹂
。
東
平
在
文
學
史
上
曾
受

到
郭
沫
若
、
茅
盾
、
胡
風
等
人
的
交
口
稱
讚
，
又
是
捐
軀
於
抗
日
戰

場
的
著
名
作
家
，
可
謂
身
份
崇
高
，
其
基
礎
文
獻
整
理
狀
況
猶
是
如

此
，
其
他
因
這
樣
那
樣
的
原
因
存
在
文
獻
方
面
重
大
缺
失
的
情
況
更

不
少
見
。
阿
壠
曾
被
視
為
﹁胡
風
集
團
﹂
主
要
理
論
家
，
冤
獄
致
死

，
平
反
之
後
也
只
是
主
要
突
出
了
他
在
理
論
方
面
的
貢
獻
，
而
事
實

上
，
他
更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紀
實
文
學
作
家
和
傑
出
的
抒
情
詩
人
。
他

一
九
三
九
年
創
作
的
長
篇
紀
實
作
品
《
南
京
》
，
是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唯
一
一
部
正
面
描
寫
南
京
保
衛
戰
的
長
篇
作
品
，
當
年
曾
獲
得
﹁文

協
﹂
徵
文
大
獎
，
卻
因
為
批
評
了
國
民
黨
軍
隊
和
政
府
，
未
能
出
版

，
直
到
一
九
八
七
年
抗
戰
爆
發
五
十
周
年
之
際
，
才
以
《
南
京
血
祭
》
為
名
，
出
版
了

一
個
刪
節
本
。
所
刪
的
主
要
內
容
，
是
其
中
描
寫
日
本
軍
人
的
部
分
。
除
此
以
外
，
他

在
抗
戰
爆
發
前
的
整
體
創
作
狀
況
，
以
及
他
在
詩
歌
方
面
的
總
體
成
績
，
也
是
至
今
不

為
人
知
。
感
謝
上
海
文
學
發
展
基
金
會
願
意
提
供
部
分
資
助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也
將

出
版
較
為
完
善
的
《
阿
壠
創
作
集
》
。

以
上
僅
就
基
礎
文
獻
方
面
的
情
況
簡
單
來
說
，
已
足
可
見
出
，
左
翼
文
學
研
究
遠

非
一
無
可
為
，
而
是
仍
然
存
有
廣
闊
的
空
間
，
可
供
重
建
想
像
，
重
寫
歷
史
。

最近內地舉行的第二屆《中國當代
文學．南京論壇》上有一個重要議題：
作家要 「放慢腳步回望從前」。對於這
個文學 「議題」，作家協會主席鐵凝這
樣認為：這個文學 「議題」，與其說是
學術的，不如說是關乎文學、關乎我們
自身的， 「它提醒我們在埋首趕路的過

程中停下來，回首來路眺望遠方。」對此，評論家許民彤認為
：這 「其實滲透着鐵凝對文學的許多深刻的感悟、思索，蘊涵
着她對文學本質的生命體驗，包含着以自我的文學實踐得來的
經驗，也涉及文學寫作的許多規律問題，對當下的文壇，當下
浮躁、喧囂的文學現象，也是觸及許多弊端的。」筆者極具同
感。

筆者以為，當下浮躁、喧囂的文學現象，其主要表現之一
，是創作（寫作）上的 「高速度」、 「大躍進」。中國已出現
「閃電作家」，能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寫出兩本書上市。如今

中國每年光是出版長篇小說就有一千多部，佔世界總產量的三
分之二！至於中短篇小說及報告文學、散文、詩歌結集，更是
難以計數。當然這裡既有寫的人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恐
怕還是不少寫作人追求 「高速度」、 「大躍進」的結果。那麼
究竟有多少讀者在購賣、 「悅讀」這些作品？天曉得！

即使在一九五八年的 「大躍進」年代裡，那時文學創作、
出版也曾追求過 「高速度」，但其數量與當下相比，是小巫見
大巫。 「大躍進」時代出版的文學作品，凡是在文學史上留下
一席之地的，其實作者都是通過長期生活積累、多年寫作多次
修改後趕在那時才出版的；真正 「大躍進」作品早被歷史淘汰
了。改革開放初期，也曾出現文學創作繁榮的局面，但那些優
秀作品卻都是 「慢」寫成的。

中國的名著經典《紅樓夢》，問世二百多年來經久不衰，
何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作者曹雪芹 「披閱十載」，畢其一
生尚未完稿，是 「慢」的結果。

文學創（寫）作是不同於其他事業，不應該追求 「高速度
」。它需要長期的生活積累、體驗、感悟，在寫作過程中又要
經過反覆提煉、修改等等，才能出精品。所以，提倡文學寫作
要 「放慢腳步」，要 「慢下來」，有着極強的現實意義。

﹁蘿
蔔
青
菜
，
各
有
所
愛
﹂
是
老
家
方
言
中
的
一
個
比
方
，

說
的
是
人
各
有
志
，
偏
好
各
異
，
不
能
因
此
就
妄
加
評
判
，
厚
此

薄
彼
。
不
過
，
這
句
俗
話
的
本
義
也
說
得
不
錯
。
對
於
食
物
，
我

們
確
實
也
有
各
自
的
口
味
和
﹁怪
癖
﹂
。
國
人
說
﹁甲
之
熊
掌
，

乙
之
砒
霜
。
﹂
洋
人
也
說
，
﹁A
的
美
食
可
能
是
B
的
毒
藥
﹂

（
﹁One

m
an ' s

de li c ac y
is

an ot he r
m

an ' s
pois on

﹂）
。
我
有
位

美
國
朋
友
對
於
中
國
料
理
大
多
能
夠
接
受
，
但
對
於
我
覺
得
沒
有

爭
議
的
腐
乳
深
惡
痛
絕
，
斥
為
﹁邪
惡
﹂
的
食
品
。
而
我
對
於
洋
人
大
愛
的
各
色
乾
酪

敬
謝
不
敏
，
總
覺
得
咀
嚼
這
種
他
們
目
為
美
味
的
﹁點
心
﹂
就
如
同
生
吃
豬
油
一
樣
，

毫
無
趣
味
，
匪
夷
所
思
。
那
麼
我
最
愛
的
美
國
食
物
是
什
麼
？
當
年
美
國
學
生
有
此
一

問
，
我
考
慮
再
三
，
答
曰
：
全
麥
吐
司
抹
花
生
醬
。

同
為
中
國
人
，
各
地
飲
食
的
風
味
也
不
一
樣
。
北
方
人
一
般
喜
歡
厚
重
、
濃
烈
的

口
味
，
南
方
人
可
能
更
加
欣
賞
清
淡
、
微
妙
的
菜
餚
，
四
川
湖
南
人
嗜
辣
，
廣
東
人
則

號
稱
吃
遍
天
下
。
各
地
的
烹
飪
手
段
也
自
出
機
杼
、
別
有
一
功
。
更
有
偏
嗜
異
味
者
，

什
麼
果
子
狸
、
河
豚
魚
，
怎
麼
怪
異
、
怎
麼
危
險
怎
麼
來
吃
。
我
的
口
味
十
分
簡
單
樸

實
。
國
人
傳
統
中
奉
為
山
珍
海
味
的
菜
餚
，
在
我
看
來
多
半
是
盛
名
之
下
，
其
實
難
副

。
比
方
說
，
魚
翅
、
鮑
魚
都
是
平
淡
無
味
的
東
西
，
全
靠
火
腿
、
乾
貝
等
特
鮮
配
料
熬

成
濃
湯
來
添
香
加
味
。
這
些
菜
色
的
營
養
價
值
和
入
口
滋
味
都
未
見
出
色
之
處
，
之
所

以
名
貴
，
我
看
一
來
是
因
為
貨
源
稀
缺
，
過
去
一
向
是
富
人
們
的
禁
臠
。
二
來
嘛
，
可

能
正
因
為
它
們
原
本
沒
滋
沒
味
，
才
給
大
廚
提
供
了
發
揮
創
造
的
空
間
，
有
點
道
家

﹁至
味
無
味
﹂
的
意
思
。
總
之
，
這
些
都
是
富
貴
人
的
花
頭
，
我
輩
平
民
百
姓
，
吃
些

當
令
菜
蔬
反
而
更
加
健
康
實
惠
。
中
醫
對
於
菜
餚
有
﹁陰
陽
﹂
之
分
，
講
究
什
麼
季
節

吃
什
麼
菜
，
例
如
冬
天
就
要
食
用
﹁陽
氣
﹂
十
足
的
胡
蘿
蔔
、
辣
椒
。
我
有
位
專
攻

﹁同
根
療
法
﹂
（hom

eopathy

）
的
加
拿
大
醫
生
朋
友
也
說
，
冬
天
要
吃
塊
莖
類
蔬
菜

，
例
如
蘿
蔔
土
豆
之
類
，
因
為
它
們
才
儲
藏
了
作
物
所
有
的
養
分
。
不
過
，
身
在
異
國

，
要
吃
到
時
鮮
蔬
菜
很
不
容
易
。
魯
迅
在
《
籐
野
先
生
》
中
說
到
，
他
當
初
留
日
，
中

國
的
大
白
菜
運
到
日
本
店
裡
，
就
要
倒
掛
起
來
，
尊
為
﹁膠
菜
﹂
，
想
來
價
格
也
頗
為

不
菲
。
所
以
，
冬
天
有
機
會
回
家
時
，
讓
我
食
指
大
動
的
首
先
得
數
青
菜
蘿
蔔
。

鄙
鄉
地
處
江
南
，
即
使
冬
天
也
能
吃
到
新
鮮
蔬
菜
，
而
且
，
青
菜
偏
偏
是
冬
天
經

過
霜
打
的
更
加
好
吃
。
炒
青
菜
的
調
料
平
淡
無
奇
，
烹
飪
方
法
也
並
不
複
雜
。
做
好
起

鍋
，
盛
出
來
是
碧
綠
生
青
的
一
碗
，
軟
而
不
爛
，
甜
香
鮮
美
。
常
有
人
感
慨
：
物
離
鄉

貴
，
人
離
鄉
賤
。
也
許
只
有
在
異
國
吃
不
到
的
東
西
才
能
以
各
種
誘
人
的
幻
象
永
遠
蠱

惑
我
吧
。

母
親
做
得
一
手
好
﹁小
菜
﹂
。
無
論
什
麼
季
節
，
什
麼
原
料
，
她
精
心
烹
飪
的
家

常
菜
總
能
讓
我
品
嘗
到
幸
福
的
滋
味
。
日
本
人
說
的
﹁母
親
的
味
道
﹂
，
美
國
人
稱
作

﹁慰
藉
食
品
﹂
的
，
不
外
如
是
。

在別人的影子下活着
，永遠只能做別人的影子
。如果總是跟在別人的身
後人云亦云，你永遠不會
有自己的立場。要成就一
番偉業，你必須做你自己
，用懷疑的態度看待你眼
前的世界，努力通過自己

的眼睛和實踐得出結論。
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就感覺自己的學生太過於

依賴自己了，他們依偎在他的哲學大樹之下，很
少有自己的主張。他希望能夠有一個辦法讓自己
的學生頓悟這個道理。

一個秋日的下午，蘇格拉底穿着他那件常年
不換、皺皺巴巴的短袍，優哉游哉地穿過雅典城
中心的廣場，找一個角落坐下。他對於動盪不安
的時局充耳不聞，對於當局的作為也不評論，但
有很多青年人圍到他身邊，有柏拉圖和亞西比德

那樣的闊少，有安提西尼那樣的清貧和淡泊之士
，也有亞里斯卜提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都
虔誠地拜蘇格拉底為自己的導師，因為羨慕老師
自由自在的生活。

當弟子們圍攏過來之後，蘇格拉底從皺皺巴
巴的短袍裡面掏出了一個蘋果，站起來，目光深
沉地對青年們說，這是我剛剛從果園裡摘下的一
個蘋果，你們聞聞它有什麼特別的味道。這個蘋
果看上去已經徹底熟透了，果皮已經成了紫紅色
，而且飽滿光滑。他拿着蘋果自己聞了聞說：它
真是一隻香甜的蘋果！然後，他走到每一個弟子
面前讓他們聞聞。第一個學生聞了聞以後說：我
聞到了香甜的味道！第二個學生聞了聞也說：正
如老師說的那樣，它真是一個香甜的蘋果！幾乎
所有的學生都聞過了，答案如出一轍，都是說他
們聞到了蘋果香甜的味道。蘇格拉底最後走到他
最信賴的學生柏拉圖面前，示意他站起來回答。
柏拉圖站起來，認真聞了聞，然後堅定看了看同

學們，一字一句地說：老師，我什麼味道也沒有
聞到。同學們都萬分詫異：怎麼可能呢？一個熟
透的蘋果怎麼會什麼味道都沒有呢？一向聰明善
辯的柏拉圖今天怎麼了？

蘇格拉底神情莊嚴地目視着他的弟子們。蘇
格拉底把柏拉圖拉到自己的身邊說：只有柏拉圖
是對的。他又對大家說，只有柏拉圖做了他自己
。弟子們都十分疑惑。蘇格拉底把那個蘋果交給
弟子傳看，竟是一個蠟做的蘋果！可是，他們都
問自己：剛才怎麼聞到了蘋果的香味呢？

蘇格拉底對弟子們說：永遠不要用成見下結
論，要相信自己的直覺，更不要人云亦云。我拿
來一個蘋果，你們為什麼不先懷疑蘋果的真偽呢
？不要相信所謂的經驗，只有懷疑開始的時候，
哲學和思想才會產生。弟子們明白了老師的用意
。他們從此學會了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並幫助
蘇格拉底創造了偉大的歐洲哲學！而與眾不同的
柏拉圖，後來則成為蘇格拉底最有成就的門徒。

在一片 「烏雲密布，雷
電轟鳴」的近代時空中，浙
江省湖州市的南潯鎮卻好像
是烏雲中的亮點、絕境中的
希望那樣出現在太湖之濱。
它以勇敢的開拓精神創造了
以輯里絲生產為主的富可敵

國的一代絲商；它以豪俠的愛國、救國情懷極大地
支援了民主革命運動；它以儒商的修養與氣質建造
了一個全國擁有園林最多的城鎮；它更以士大夫、
文人的 「傻子行動」承繼了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
標誌之一的藏書樓而成為晚清最後一個規模最大、
藏書最多、保護最好的嘉業堂私人藏書樓而聞名遐
邇。

往後看，南潯鎮的歷史從南宋（一二五二年）
建鎮算起只有七百五十餘年；從現狀看，它的自然
山水不如杭州優勝、它的園林也不如蘇州的精緻、
它的堆山疊石更不及揚州的奇妙，如果和相鄰的周

莊、同里、甪直、烏鎮、西塘等熱門旅遊水鄉古鎮
相比，南潯鎮的旅遊就顯得有些出奇的 「冷清」。

在這裡看不到一條長街上連綿不斷地擺滿了琳
琅滿目的旅遊商品，更看不到那完全由人工仿建的
一條長長的 「古色古香」的假古董街道。在這裡，
即使有舉着隊旗的旅遊行列，卻也不常見到那吱吱
喳喳、擁擠不堪、前呼後應的熱鬧場景和一些行色
匆匆的人群。乍看起來，南潯鎮顯得很安靜，而南
潯人更是樸實、平和而又文雅的。

但是，不知怎的，上述這些現象卻強烈地吸引
着我，使我在半年的時間裡一而再、再而三、三而
四地來到這裡，它使我從 「冷清」中看到了南潯人
的審慎態度，也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去挖掘南潯那歷
史的，社會的文化資源，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南潯的
特色，一次又一次地去尋找，探索南潯文化的發展
路向。

南潯是當代文學家徐遲的故鄉，這位老詩人在
他寫的《我的文學生涯》一書中，曾不厭其煩地連

續以六十六個 「水晶晶」來描繪南潯的事事物物和
形形色色，如什麼水晶晶的朝雲、水晶晶的暮雨、
水晶晶的田野、水晶晶的瓊樓……等等。的確，南
潯可以毫無愧色地說它是黑暗近代中的一個亮點。

這裡有，亮晶晶的近代人傑。他們傳承着明代
南潯的 「九里三閣老、十里兩尚書」的榮耀，僅在
儒學、文化方面就有如繆荃孫、吳昌碩、張亢濟、
王國維、羅振玉、葉昌熾、蔡元培等名流。這裡有
亮晶晶的經濟實力。

南潯人以大無畏的開拓精神，生產、銷售質優
價昂的輯里絲商品而產生了一個 「四象、八牛、七
十二黃金狗」（註）的一代富商群體，其中 「四象
」之一的張氏家族，就為辛亥革命捐款達一百三十
萬両白銀（相當於近年約三千萬美元左右），為民
主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也使南潯成為物華天寶的
一個江南雄鎮，並成為中國獲得首屆世界博覽會金
獎的誕生地。這裡有亮晶晶的重教崇文的優秀文化
傳統。不僅有一座中國最優、最後的私人藏書樓；
還有一個時間最長的獎學金──顧叔蘋獎學金，從
清末保持至今。而且南潯還是一個 「修志之鄉」，
素有修志的優良傳統，現存的三部鎮志，堪稱佳
作。

這裡還有亮晶晶的中西合璧的建築園林風格，
不僅有西歐風格的整棟建築物，更多的是中、西合
璧的具有創新性的建築裝飾，甚至將一些西風融入
到人們的生活和情趣之中，在近代這裡中上層人士
既愛唱崑曲，又喜跳華爾茲；既談生意經，又建網
球場；既穿長袍馬褂，又着西裝革履；既能 「之乎
者也」，也能 「口若懸河」地講洋涇浜法語、英語
……還常在有羅馬式柱廊的花園裡遊息……在他們
的宅院裡，既有佛堂、藏書室、麻將桌，也有電話
、水塔、桌球台，……

中、西合璧的南潯文化孕育出政治、金融、文
學、藝術、科學技術等各行各業的一批精英，如被
孫中山稱為 「中華第一奇人」的張靜江，他既是中
國人大賺法國錢的第一個，也是旅法華人中勇敢的
「三劍客」之一；此外，還有被稱為 「中國體育教

育第一人」的徐一冰，還有中央大學的首任校長張
乃燕，書畫鑑定大師張葱玉，以及後來的中國土肥
科學奠基人張乃鳳……等，一個僅僅數萬人的小鎮
，就有名人六、七十個，他們的事迹已展示在今日
南潯文園的名人長廊內，仍在閃閃發亮。

黑暗的近代已逝，一個令人振奮的當代正在崛
起，由這許許多多的 「水晶晶」與 「亮晶晶」編織
成美麗的南潯圖畫，又將如何重新布局譜寫出更為
亮麗的時代篇章呢？令我遐思，令我嚮往。

註： 「四象，八牛，七十二黃金狗」是南潯民
間財富數量的排行分類的形象說法。即擁有一百萬
両白銀以上的有四家，稱為四象；擁有五十至一百
萬兩的有八家，稱為八牛；擁有五十萬両以下的約
七十二家，則稱為黃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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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男人四十一枝花，
女人四十豆腐渣。這話用在目前
，好像已經過時了。放眼望去，
滿大街的花花綠綠，四十的女人
，照樣穿着低胸衫，穿着露出大
腿的超短褲，穿着不是只有姑娘

們能夠穿的新潮連衣裙。美容店、健身俱樂部，將
四十的女人偽裝得滴水不露。你看，那緊緻的皮膚
，那一頭用化學藥水染了的髮，走在大街上，透着
一股年輕人身上沒有的成熟。看外表，誰能猜出她
們的真實年齡？

但是，四十女人有一樣，她們不敢和年輕人比
，那就是情。

經歷了婚姻的女人，一般把情看得很淡。什麼
天長地久，什麼山盟海誓，對她們來說，那是癡人
說夢。世上沒有什麼海枯石爛，沒有長相依。祝英
台和梁山伯因為沒有結果，所以生死相隨，孟姜女
哭長城，因為花期正濃，所以千里追逐。一個個千
古流傳下來的愛情故事，聽來讓人心動，讓人落淚
，可誰敢說他們跋涉完了馬拉松還能如此堅守？花
兒之所以美麗，是因為花期太短，菠菜花別別啦啦
開到秋，誰讚揚過它？所以美好是因為短暫。

四十女人不是不懂愛，不是不求愛，她們骨子
裡，對愛的渴求，其實不亞於年輕人，只是她們的
愛比年輕人謹慎了些。年輕人的愛，是因愛其而愛
，四十的女人，則是因被其愛而愛之。走過婚姻的
她們，不會傻乎乎地去愛一個不愛自己的男人。什
麼愛不需要回報？空話一句！當你愛的人死心塌地
愛着別人，你還會一根筋愛着他？

四十的女人，她們渴求愛，但又懼怕被愛。一
旦遇見個楞頭青，她們又怕得慌，這就是四十女人，表面看來一副無
所謂，可面對感情，她們不敢像年輕人那樣，隨便接受。年輕人有大
把的時間去考驗對方對她的真心，可四十女人，她們不敢，她們輸不
起！傷不起！年輕的女性一旦下錯了賭注，還可以重新來次，而四十
的女人，不敢！所以四十的女人在情感上很是謹慎，不是百分百的確
定，她們不敢隨便動真，即使到動真的時候，女人也是小心翼翼，怕
行差踏錯，傷了自己無所謂，她身邊還有和她血脈相連的無辜。

四十的女人顧慮多，不是因為她們膽小。過了花期的女人，誰會
把她當真？所以面對搖晃的木橋，面對未知的對岸，她們不是不敢去
冒險，而是不想。要知道女子就是情感物，為了情，女人可以不顧一
切，但，能讓四十女人冒險的男人，也許根本就不存在。

四十女人，大概都明白，這個世上，除了牽手走過風雨的丈夫，
誰也不會把她當真，一切，都是女人的一廂情願罷啦。嘴上一口一個
寶貝喊着，扭頭，興許就把剛剛吐出的話丟給了另外一個寶貝。睡夢
中的他，也許會因自己的情場得意而笑醒。笑女人一個個傻乎乎地被
他沒添加任何情感的語言所搖擺，搖得暈頭又轉向，真是可憐！男人
的情感，都是為青春貌美的年輕女性所準備的，而女人的情感，則為
真的愛自己的男人所準備，準備傾囊而出。因了女人的這個執著，所
以她一旦動了真，就會付出所有。因此，男女之交，一旦出錯，傷的
總是女人。

四十的女人，其實就是隻風箏，兒女是她們的牽絆，她們想飛，
飛到天外，可兒女這條繩兒，將她牢牢束縛。所以，就算女人對感情
動了真，兒女在她們心中的位置還是最重，無可替換！

四十女人，是前怕狼後怕虎，想開了的人，親情和友情會伴她們
笑口常開。走不出情字的女人，只能守着情字苦一生！

水鄉古鎮南潯 （攝影）朱鈞珍


